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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风中悦读
张裕臣

小满，人间温柔的圆满

一念天地宽
邱玲娜

有一天，我读到一个关于“丢手机”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笑着

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语气里没有懊恼，只有一份轻快的接纳。

这让我想起自己大学毕业那年，在回家的公交车上，背包

被利刃划开，手机、钱包、车票，转眼间消失无踪。惊惶与懊恼

如潮水般涌来，但很快，一个念头如清风拂过心头：“幸好，那

刀锋只是划破了行囊，并未伤及我身。”就这么一转念，先前压

在胸口的沉重，竟释去大半。

我们太容易给自己筑一座无形的屋。墙是“理应如此”，

窗是“一向这般”。在这屋里待久了，便以为世界只有四壁那

么大。却不知，门从未上锁，轻轻一推，就能豁然开朗。

我开始学着做那个“推门”的人。

同样是雨天。从前只觉得心情湿漉漉的。后来我换了一

种走法，不再与天气对抗，而是静看雨珠在叶尖滚落，聆听那

淅淅沥沥的节奏。街角踩着水花的孩子，那身鲜亮的雨衣，不

正是灰蒙世界里跃出的欢欣吗？境未变，心转了，世界也跟着

换了容颜。

与人相处也是如此。曾因一句无心之言而心生芥蒂，可试

着站到对方的境地，或许那一刻他正带着疲惫，又或许他的笨

拙言辞背后藏着善意，心中的块垒便渐渐松动。在家庭餐桌

旁，在职场工位间，这换位的思量，如一缕柔光，化开许多暗影。

这便是“逆着想”的好处。它不是叛逆，而是为自己多开

一扇窗。科学殿堂里，多少发现源于“何不反过来想想”；生活

迷宫中，多少困局解于“不妨转个弯”。

这并非要我们做自我麻痹的阿 Q，而是对世界的圆融洞

察。如今，我依然会遇到烦心事，但不再困在最初的情绪里。

我会停下来，和自己商量：换一扇窗，看看风景如何？往往，只

是视角的微小偏移，眼前的世界就大不相同。

换 种 思 维 看 世 界 ，世 界 不 曾 更 改 分 毫 ，却 又 仿 佛 是 全

新的。

王建忠

夜色漫过城市的街头，忙碌的一天又要

结束了。我寻了家街边的小餐馆，只想用一

碗热食消解白天的疲惫。餐馆不大，烟火气

裹着饭菜香在方寸空间里流转。邻桌坐着一

位外卖小哥，工装不新但整洁朴素，额角的汗

珠还未完全干透，显然是刚结束一段奔波。

他的餐食很简单，三个包子，一碗冒着热

气的白粥，一小碟餐馆免费提供的咸菜，再无

其他。这样简单的晚餐，在满是佳肴的餐馆

里，显得有些单薄。可小哥的脸上，看不出半

分局促与落寞。此时，他正捧着手机，眉眼弯

成温柔的弧度，和老家的女儿视频。

我侧脸望去，屏幕那头，是小女孩可爱稚

嫩的脸庞，清脆且有些撒娇的声音，透着甜甜

的亲昵。小哥微微前倾身子，目光紧紧黏在

手机屏幕上，平日里穿梭在车流里的疲惫，在

这一刻仿佛已尽数散去，只剩下为人父的温

柔。小哥耐心地听着女儿讲学校里的趣事，

细细叮嘱着要听家人的话、好好吃饭，眉眼间

满是藏不住的牵挂与欢喜。偶尔女儿逗趣，

他便放声笑起来，那笑容纯粹又干净，像春日

里的暖阳，驱散了夜色里的寒凉，也让这桌简

单的饭菜，多了别样的温情。

我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心中不禁泛起涟

漪。不过是三个包子一碗清粥，不过是平时

司空见惯的视频相见，可在这位外卖小哥眼

里，便是当下最踏实的幸福。他的话语间，没

有抱怨生活的奔波，没有苛求物质的丰盈，只

是守着这份简单的陪伴，捧着这份细碎的温

暖，便觉得满心欢喜。这一瞬间，我忽然读懂

了“小满，即人间最温柔的圆满”这句话的含

义，这不就是藏在人间烟火里最朴素的人生

真谛吗？

小 满 ，是 二 十 四 节 气 中 最 富 禅 意 的 一

个。小满时节，万物将熟未熟，籽粒日渐饱满

却不盈满，草木蓬勃生长却不张扬。一切都

刚刚好，留着一丝向上的余地，藏着一份温和

的期许。古人云：“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满

则骄。”世间万事，皆忌过满，太满则易失，太

盛则易衰。人生在世，从来都不是追求极致

的圆满，而是懂得在平淡中寻知足，在平凡中

守心安，这小满，便是最好的状态。

现实中，我们总在奔波中追逐所谓的圆

满，渴望拥有更多的财富，期盼更高的地位，

奢求事事如意、样样周全。我们忙着赶路，忙

着攀比，忙着追逐那些遥不可及的繁华，却忘

了停下脚步，看看身边触手可及的温暖。忘

了清晨的一缕阳光，忘了傍晚的一阵清风，忘

了家人闲坐的灯火可亲，忘了粗茶淡饭的唇

齿留香。我们总觉得拥有的不够多，生活不

够 好 ，却 在 无 尽 的 欲 望 里 ，弄 丢 了 内 心 的

安宁。

反观这位外卖小哥，他身处闹市，每日在

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奔波，风里来雨里去，辛苦

自不必说。他没有丰盛的晚餐，没有安逸的

生活，却有着最纯粹的满足。一顿热乎的餐

食，一次和女儿的视频连线，便是他奔波日子

里的小确幸，便是他生活里的“小满”。他用

心守着自己的小日子，珍惜着眼前的小幸福，

便活得踏实而自在。

饭吃七分饱，茶斟七分满，人生亦是如

此。小满，不是不思进取、安于现状，而是一

种通透的生活态度，一种温和的处世智慧。

是历经世事沧桑，依旧懂得珍惜当下的美好；

是面对生活百态，依旧保持内心的平和与从

容。不纠结于过往的遗憾，不焦虑于以后的

未知，把握当下的每一份温暖，珍惜眼前的每

一份幸福，便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

夜色渐深，外卖小哥挂断视频，慢慢吃

完晚餐，起身整理好工装，骑着电动车消失

在夜色里，继续奔赴他的奔波，也继续守护

他的幸福。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中愈发

澄澈。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极致的圆满从未存

在，而小满，便是人间最好的状态。三餐四

季，温暖有趣，家人安康，心怀暖意。有细碎

的美好相伴，有淡淡的欢喜在心，便是此生最

好的圆满。

人 心 一 叶 障
赵晏彪

这世上的很多事，都是各有各的标准，难

以趋同。然而，凡事皆有例外。我偶然发现，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世人对乌鸦的印象，

大多有着惊人相似的偏见。

一提起乌鸦，多数人第一时间联想到的，

便是霉运缠身、灾祸将至。世人固执地笃信：

乌鸦的啼鸣，是游走在生死边界的信使，天生

与未知、死亡绑定在一起。仅凭音色与外形，

便草率为乌鸦定下千古“罪名”。这份先入为

主的刻板印象，跨越国界，贯通古今。

然而，若拨开世俗成见的层层外衣，纵览

中外文明脉络，便会惊奇地发现：同一种生

灵，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语境里，竟被赋予

了截然相反、天差地别的精神寓意。这并非

要推翻前述“偏见的一致性”，世俗层面的刻

板印象确实趋同；但文明深处，真相远比偏见

更丰富、更耐人寻味。

在西方文明体系中，乌鸦长久被视作黑

暗、衰败与厄运的象征，常出没于悲剧场景与

暗黑叙事，是不祥的代名词。而回溯华夏文

明，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族群，大多认为乌鸦自

远古起便自带祥瑞光环。早在商代，民间便

盛行“乌鸦报喜”的古老说法，视其为吉兆降

临的灵禽。上古典籍之中，乌鸦更是与浩瀚

星象紧密相连——《山海经》明文记载，乌鸦

乃是背负太阳巡游天际的太阳神鸟，执掌日

月轮转，象征天地循环、万物有序，是承载天

道秩序的神圣生灵。

在满族文化里，乌鸦更是被奉为尊贵神

鸟。犹记儿时，祖父总在院前竖起高高的索

伦杆，杆头常设食器，日日投放谷物肉食，专

门喂养乌鸦。人心存善意，鸦便心怀感念、岁

岁归来。

不止于此，国人对乌鸦的尊崇，更深深

根植于孝道文化之中。这份尊崇，既不同于

西方视其为厄运的暗黑象征，也超越了“祥

瑞灵禽”的神话光环，而是直抵人伦情感的

深处。

唐代白居易曾有感而发，写下千古佳句：

“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昼夜不飞去，经

年守故林。”一首诗，写尽乌鸦至纯至孝的天

性。华夏大地千古流传“乌鸦反哺”的美德：

幼鸦羽翼长成，不忘生养哺育之恩，折返巢穴

衔食饲亲，成为中华孝道最生动、最鲜活的自

然图腾。

然而，纵有祥瑞之誉、孝道之颂，世人的

偏见，终究掩盖了乌鸦的本心。人们厌弃它

通体漆黑的羽色，不喜它粗哑苍凉的啼声，便

主观将其归为卑下不祥。但乌鸦的黑，从来

不是阴暗与丑陋，不过是自然造化使然。它

黑得坦荡，黑得澄澈，从不刻意讨好世间审

美，只以本来面目立于天地。

从西方眼中的灾厄之鸟，到华夏文明的

祥瑞孝禽，同一只乌鸦，在人类文明的镜像里

被撕裂成两副面孔，一面是恐惧与厌恶，一面

是尊崇与温情。可真相从来简单：它的黑，不

过是羽毛不反射可见光；它的啼，不过是喉间

本能的震颤。它从未刻意招惹谁，也不曾诅

咒谁。世人以音色判吉凶，以羽色定善恶，殊

不知，真正幽暗的不是乌鸦的羽毛，而是那颗

急于下结论的心。

我们的偏见，披着文明的外衣，代代相

传，却鲜有人追问一句：凭什么？也许，该被

重新审视的从来不是乌鸦，也不是文学，而是

我们每个人心中那根轻易定性的标尺。

一念偏见，千古污名；一念清明，万物自得。

选一缕阳光，找一方清静

我在清风中悦读

一边是青杏摇曳，一边是花朵轻浮

打开一本书，细诵慢读

一只蜜蜂围着我飞来飞去

偶落页间，透明的双翅振动

文字在蜜蜂的吟唱中欢快流淌

蜜蜂尝到了墨香

我欣赏到一次飞翔

得一缕温暖，品一行真诚

我在清风中悦读

前面是溪水潺潺，后面是柳林扶摇

展开一本久慕的话本，朗读喜唱

一只黄鹂看着我跳来跳去

文字在它的鸣叫中明亮了眼睛

黄鹂观看悦读者演出

我听到一次思想的合唱

汲一片光明，采一朵真诚

我在清风中悦读

头上是蓝天白云，脚下是绿草茵茵

铺开一本人生大卷，细细品味

一支彩笔在白纸上轻写浅描

写一篇人情冷暖，画一幅雨雪风霜

思考的脉络像长河浩浩荡荡

享一缕安宁，吐一丝真诚

我在清风中渐渐顿悟

纳木错“开湖”

沉默生长
代亮

加班夜归的那个晚上，我第一次认真留意到窗台上的那

株绿萝。彼时月光漫过窗棂，洒在它大半发黄的叶片上，蜷曲

的叶边像拧皱的纸，几缕藤蔓无力地垂着。这是朋友搬家时

随手送的，我向来不擅照料，任它在窗台角落自生自灭，此刻

倒像是照出了我连日来的狼狈——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连

情绪都成了一团理不清的乱麻。

许是同病相怜的共情，我鬼使神差地接了杯温水，细细浇

在绿萝干涸的土壤里。水珠渗透土层的瞬间，竟似有细碎的

声响漫开，打破了房间的死寂。我蹲在窗边看了许久，看着月

光下那点微弱的绿，忽然生出一丝期待：它会不会，也能像我

期待的那样，重新好起来？

从那天起，照料绿萝成了我每日的仪式。清晨洗漱后，先

给它浇上半杯温水，再把窗台擦干净，让阳光能毫无阻碍地落

在它的叶片上；傍晚下班回家，第一件事便是俯身观察，看有

没有新的芽点冒出来。起初几日，它依旧是蔫蔫的模样，我心

里难免失落，却还是坚持着。直到一周后，我忽然发现枯萎藤

蔓的末梢，竟顶出了一点新绿。

那抹新绿像一粒石子，在我沉寂的心湖里漾开了涟漪。

我开始更细致地留意它的生长：顶端的叶芽慢慢舒展，从攥紧

的小拳头，变成嫩叶，叶脉在阳光下清晰可见，老叶片上的黄

色渐渐褪去，边缘开始泛出健康的翠绿，连垂落的藤蔓都有了

力气，悄悄朝着阳光的方向伸展。

那天午后，下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晚上归家，我跑到

窗边，发现叶片落了一地，我心疼地把折断的藤蔓剪去，心里满

是惋惜。可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云层照进窗台时，我

却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原被打蔫的叶片，竟已慢慢舒展开来，

叶片上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着光，像哭过之后又被擦干的眼泪。

那一刻，我忽然红了眼眶。这株看似柔弱的绿萝，竟有着如

此坚韧的生命力。它不抱怨被忽视的落寞，不纠结被风雨摧残的

伤痛，只是默默承受，然后拼尽全力生长。反观自己，不过是遇

到一点工作上的挫折，便整日消沉，连重新出发的勇气都没有。

最平凡的绿萝，用它沉默的生长告诉我：生命的美好，从来都

不在于一帆风顺，而在于历经磨难后，依然能生出向上的力量。

沙剑青

雨 季 要 来 了 。 虽 然 我 无 数 次 想 过 ，这

个 夏 季 它 能 否来得更舒缓些？也或许，依

旧像每年那样，还没下楼，就无理由的，大片

雨扇到屋檐下、车棚处 ，像 一 个 暴 怒 的 人 ，

从东甩到西，从无尽的黑夜，下到雾蒙蒙的

白 天 。 这 让 在 北 京 室 内 工 作 的 人 ，只 有 叹

息 的 份 儿 。 也 怀 疑 着 ，北 方 是 否 需 要 这 样

的瓢泼。

然而今年的雨，来得有些奇怪，也许无法

用“正常”来形容。它是贴到人间的。缓缓

地，从头上一点点，挪到了地下一大片。经常

外出的时候，觉得今天要放晴了，戴上一顶草

帽，看晴朗的太阳是否还在天上挂着笑呢。

那个泪滴，从云朵里翻下来的泪，忽然掉落人

间，让我这样的人，接住，叹息。难道云也有

烦心事？

当然，在人类的语言里，“忧愁”只有两个

字，下成了雨，就变得很多元。它滴下之后，

立刻进入土壤和空气，任由美丽灼热的太阳，

继续翻烤大地。也有可能变成智者，在你无

法抉择之时，重重拍下一阵，让你的灵魂得以

生动而具体。它也很有涵养，轻飘飘地来，告

诉你人间疾苦，适时地走，生怕打扰重重生活

的你。

原 来 ，北 京 的 雨 这 么 有 趣 。 它 在 身 上

拍打、翻滚，快速地离开，然后变成下一次

偶然的坠落。等待下雨，成了薛定谔的事，

你不知道它何时何地会出现。但你有个感

觉，它一定会来，雨总会在你不经意之间，

来破坏你的自以为是，在不合时宜间，让你

明白一个道理：躲不掉的，该来的总会来。

因此，不如双手欢迎它，毕竟在它还没那么

夸张的疾风骤雨之前，只是适时的，穿过你

的肩。那么，好雨知时节，北京的雨，那美

感的雨，还是值得欣喜地、宽容地、深深地，

接住它……

喏，我爱北京的雨，亦如爱这无法遗忘的

城市。

“浪费”一点光阴
颜克俭

前阵子我可真是忙晕了。那种忙，怎么说呢，像是被上了发

条，滴答滴答，从早上睁眼响到晚上闭眼。吃饭是任务，睡觉是

程序，连笑一下都得看看日程表。整个人是飘着的，脚不沾地。

那天下午，纯粹是意外。要去的那个地方，坐地铁绕，打

车又堵。一抬眼，站台正好停着辆公交车，数字挺陌生，也没

几个人上。鬼使神差地，我就上去了。投了币，哐当一声，好

像把什么沉重的东西也暂时丢在了门外。

车厢里空荡荡的，阳光透过有些灰尘的车窗，变成一道一道

暖和的光线，落在蓝色的塑胶座椅上。我找了个靠窗的单座，没

看手机，就那么瘫着。发动机嗡嗡地响，车子开动了，不紧不慢的。

它不像地铁，一条直线钻到底，目标明确。它得照顾这片

街区，拐进那条小巷，在菜市场门口停一停，等几个拎着布袋

子的老人慢悠悠上来。我开始还下意识地着急，后来，算了，

急什么呢？我连这车最终开到哪儿都不那么在意了。

就这么看着窗外。那些平时飞速掠过的风景，慢下来，竟

然全是故事。阳台晾晒的衣服，在风里微微摆动，花裙子旁边

是件小孩子的海魂衫。一家点心店的玻璃橱窗朦朦胧胧，里

头堆着金黄的菠萝包。骑电动车的外卖小哥，在等红灯的间

隙，仰头喝了口水，喉结剧烈地动一下。

这些，不才是生活最原本的质地吗？粗糙的，温热的，带着

烟火气的。那种对时间流逝的敏锐感知，对细微变化的捕捉能

力，是什么时候丢掉的呢？大概是被“效率”这两个字偷走了吧。

我们总说“节省时间”，可省下来的时间，又去了哪里？不

过是塞进了更多的“待办事项”里。有时候，我们用速度交换

了体验的深度，用便捷牺牲了过程的趣味。

我想起古人说的“悠闲”。闲，不是无事可做，而是心有余

地。是心里头那亩田，没有密密麻麻种满焦虑的庄稼，还留着

一块，能看看云，听听风，接住偶然飘来的种子。就像这趟公交

车，它有自己的节奏，不赶。它允许你发呆，允许你“浪费”这一

小段光阴，正是在这种“浪费”里，你反而把自己找回来了。

终点站到了，是一个我没来过的老城区边缘。我下了车，

站在陌生的站牌下，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奇怪，身体里那种紧

绷的、漂浮的感觉没有了。脚踩在地上，是实的。

这大概就是生活想悄悄告诉我的事吧。你得慢下来，才

接得住。

梁勤俭

我有一个男同学，大家都叫他开红。

高中时学习成绩算不上拔尖的他，性格

内敛。不事张扬的个性，让他就像校园里不

起眼的一株小草。可就是这样一位不显眼的

同学，却格外受欢迎，大家都愿意与他交心、

结伴，因为他身上有最珍贵的品质：待人真

诚、为人仗义、乐于助人，总是能让人心生暖

意。班上搞卫生、搞劳动，学工学农，他都是

不惜力气埋头苦干的那一个。

高中毕业后，开红进入了市里一家铝制

品厂。在工厂，他不偷懒、不抱怨，虚心向老

师傅请教，勤学苦练各项技能，很快就成长为

一名技术扎实、做事可靠的好工人。换过不

同的工种和岗位，开红始终保持着朴实无华

的本色，脏活累活抢着干，加班加点从无怨

言，认认真真、踏踏实实。

时代浪潮下企业迎来改制，开红和许多

人一样，成了一名下岗职工。没有了稳定的

工作，生活瞬间陷入波折与压力之中。即便

面对生活的坎坷，他并未抱怨命运，更没有丢

掉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善良。谁遇到难处，

他总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能帮一把就帮一

把，从不计较得失，也不求任何回报。在那段

艰难的日子里，他依旧保持着坦荡、厚道、热

心的本色，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着什么是重

情重义，什么是古道热肠。

再后来，经人介绍，开红来到省肿瘤医院，

担任保安队长一职。开红把这里当成了另一

个家，把每一位病人、每一位医护人员，都当成

需要关心体贴的人，主动帮忙导医引路、搀扶

行动不便的患者、安抚情绪低落的家属、协助

医护人员处理琐事。只要是他办得到的事情，

不推脱、不犹豫，用细致入微的体贴，温暖着每

一个身处困境的人。他被很多熟悉他的人誉

为最贴心的“编外院长”。

时光匆匆，岁月流转，从年少时的沉默真

诚，到工厂里的任劳任怨，再到医院里温暖人

心的一举一动，开红始终平凡、普通、干净、不

张扬、有担当。

这样的同学，没有耀眼的光芒，却有最温

暖的底色；没有显赫的成就，却有最珍贵的品

格。开红，是一个普通人、真英雄。

平 凡 亦 有 光

5月 19日，身着传统服饰的演员在纳木错湖边拍照。

西藏纳木错湖面海拔 4718米，藏语意为“天湖”。每年 5月，冰封许久的纳木错褪去厚

重的冰甲，迎来“开湖”时节。 新华社记者 周昱龙 摄

北京的雨季


